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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吃饺子喽！”不久前，
在位于新华区的“孤儿 SOS之家”，

“沧州好人”典型代表蒋淑华和志愿
者给孩子们包饺子，陪他们说话，

“孤儿SOS之家”里暖意融融。
蒋淑华今年68岁，20年来一直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先后成立了10
余支爱心志愿服务队，上千名志愿
者加入其中。她和志愿者一起在新
华区成立了沧州首家“孤儿 SOS之
家”，平时利用假期时间，通过人
生引导、心理辅导等方式，帮助18
岁以下的孤儿和事实孤儿健康成
长，为他们步入成年打好基础。

做孤儿的守护者

趁孩子们放寒假，蒋淑华和志
愿者们邀请了来自献县、任丘、盐
山、沧县等县市的 9名孤儿来沧州
团聚。

这些孩子中，有个14岁的小女
孩格外引人注意，她边和蒋淑华热
络地聊天，边帮忙包饺子。女孩爱
笑，干起活儿来有模有样。

这个女孩叫佳佳 （化名），任

丘市石门桥镇张村人。10年前，父
亲去世，母亲下落不明，这些年一
直与哥哥奶奶相依为命。

第一次见到佳佳时，蒋淑华心
疼得直掉眼泪。3间土坯房前，刚
满 4岁的佳佳躲在奶奶身后，怯生
生地盯着前来的志愿者们。

从此，蒋淑华就把佳佳和哥哥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平时予以生活
资助，假期把他们接到“孤儿 SOS
之家”，为他们调理饮食、补习功
课、做心理辅导……现在，蒋淑华
和她的团队每个星期都会对孩子们
进行家访，随时关注他们的生活、
学习情况，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回报社会 追光而行

像佳佳这样受蒋淑华资助的孩
子还有很多，他们不少已经考上大
学或是成家立业。孩子们的每一点
变化和成绩，蒋淑华都如数家珍。

在蒋淑华和志愿者们的影响
下，很多曾得到救助的孩子长大后
也当起了志愿者。

佳佳和哥哥就加入了本村的爱

心志愿服务队，他们经常利用假期
时间做公益，为孤寡老人表演节
目，到老年公寓打扫卫生。孩子们
希望能像“蒋妈妈”一样，帮助更
多人。

献县的 18 岁男孩张亮 （化

名） 已经从“孤儿 SOS之家”“毕
业”，如今，他不但找到了工作，
还兑现了当初许下的回报社会的承
诺。

当提及心中的榜样时，孩子们
不约而同喊出“蒋妈妈”。

众人拾柴火焰高

公益路上，仅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在蒋淑华的带动下，众
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献出自己的
一份爱心。

新华区兴元社区的工作人员得
知孩子们来了，送来了衣服和学习
用品，还邀请老兵讲述红色故事，
让孩子们汲取奋进的力量；

沧州银行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带
来了鞋子和羽绒服；

天成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听说
蒋淑华的爱心行动，不仅给孩子们
送来食品，还在现场与一名技校毕
业生达成就业意向；

迎宾路第二小学四年级 （11）
班的孙希睿，也和爸爸妈妈一起来
了，还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礼物；

……
爱心故事不断上演，爱心接力

仍在继续。
在受助孩子们心中，曾经的

“蒋妈妈”已经变为“蒋奶奶”，但
蒋淑华初心未改……

蒋淑华给孩子们发红包蒋淑华给孩子们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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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棠是如何与篆刻结缘的？这件事，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出生在金石世家，从曾祖父那辈起，家中几代人痴迷书法篆刻，他的父亲李泽成更是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李宝棠从小看着家人在核不满寸的石面上动刀留痕，“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不喜欢篆刻那才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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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姑姑家的表妹从上海回

来了。她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

一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面工作。亲

友聚在一起，总避不开那几个问题，

“在家待几天？”“工作顺利吗？”可没想

到，表妹随口而出的一句“辞职不干

了”，仿佛一下子碰到了长辈们的逆

鳞，原本的关心变成了一场集体“讨

伐”。

年轻人跳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只不过在很多长辈眼中，事业上迎

难而上、择一而终才是正确的选择。于

是，跳槽就成了年轻人“眼高手低”

“心浮气躁”的印证，其实这是片面的。

我们并不否认，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做一事成一事的职场精神，始终值

得我们学习。但是，时代在变，当代年

轻人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比过去要多得

多，他们把职业体验当作人生的一部

分，在不同的事业轨道上摸索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探寻更多的人生可能。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认真尝试，最终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赛道，哪怕过程曲折一些，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无论是跳槽还是其他事情，我们都

不妨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给年轻人更

多选择的空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只

要过程足够认真，哪怕最后发现并不合

适，也无所谓，就当排除了一条错误选

项。

当然，年轻人也应对自己有清醒的

认识，要清楚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领

域，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然后不断深

入学习，只有这样才是选择合适赛道的

正确方式，才能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在沧州市农村供水有限公司，董凤德是
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他今年 67岁，退休
后被返聘，在沧县薛官屯乡配水站当站长。

按理说，站长的“权力”不小，整个薛
官屯乡和李天木镇自来屯村的生产生活用
水，都归他管。但实际上，他又和普通工人
没啥两样。

早上 6点，董凤德来到送水泵房，记录
当天水量，随后又对照前一天的数据反复计
算，直到确认没有漏水，才安心离开。

薛官屯乡配水站人手少、管辖范围大，
算上站长也才 4个工作人员，董凤德一个人
要干好几个人的活儿——查验设备、巡检管
道、查抄水表、维护维修、收取水费……直
到夜里 11点，检查完机房设备，一天的工作
才算结束。一年 365天，天天如此，连春节
也不例外。

这不仅是一份苦差事，更需要极大的责
任心和过硬的业务能力。

从送水泵房出来，董凤德准备回家吃早
饭。这份工作虽然时间跨度长达 17个小时，
但相对自由，除早上 6点和夜里 11点的那两
项工作要准时完成外，其余的只要当天完成
即可，具体时间可以自由安排。

有人觉得，自由安排就是可以安排，也
可以不安排，可董凤德并不这么认为。在他
眼里，这份工作关系着全乡人的正常用水，
马虎不得。为了方便工作，他干脆平时就住
在站里，只在吃饭的时候才回家。

吃完早饭，董凤德沿着主线管道进行巡
线。近来气温骤降，一大早又下起了雪，他
骑着电动三轮车，刚出门，身上就冻透了。

田野间白茫茫一片，把管道井全都盖住
了，但好在，它们的位置早就刻在了董凤德
的记忆里。清扫积雪，打开井盖，半跪在井
台上，手电筒的强光照向井内，里面非常干
燥，这证明管道一切正常，没有破损。“低温
容易造成管道冻裂，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巡
查越要仔细。”董凤德说。

时间来到下午，董凤德当天的工作都已
完成。他回到水站，刚想靠着暖气休息一
下，身旁的电话又响了：“老董，我家水表坏
了，一个劲儿地跑水，你快来看看吧！”

雪还在下，董凤德的三轮车在路上直打
滑，好不容易才赶到用户家。水表井里面全
是水和泥，排干脏水，下井维修，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修理，漏点堵住了，水表也恢复了
正常，用户一个劲儿地感谢他。“保障乡亲们
正常用水，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虽然辛
苦，但不缺成就感。”董凤德这样说。

晚上 11点，雪越下越大，董凤德又去机
房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

合适合适的赛道的赛道
更重更重要要
知 言

董站长的一天董站长的一天董站长的一天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马 硕

新华区颐和花园底商，李宝棠
的和石轩文化书法篆刻工作室坐落
于此。窗外雪花纷飞，李宝棠默默
念叨着：“这天气，最适合刻点什
么了……”

其实，熟悉李宝棠的人都知
道，在他眼里，不管什么样的天
气，与篆刻都是绝配。

39岁的李宝棠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沧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沧海印社理事，作品入展全国第六
届刻字艺术展以及西泠印社第七
届、第八届篆刻艺术评展……他三
四岁接触篆刻，从此再没有哪件事
比这更令他着迷。

新世纪儿童床

李宝棠是如何与篆刻结缘的？
这件事，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出生在金石世家，从曾祖父
那辈起，家中几代人痴迷书法篆
刻，他的父亲李泽成更是西泠印社
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从
小看着家人在核不满寸的石面上动
刀留痕，无需家长强求，李宝棠自
然而然地就喜欢上了这门艺术，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不喜欢篆刻
那才奇怪呢。”

篆刻看似简单，一把刻刀、一
方印石即可，可实际操作起来却复
杂得很。

刚开始学艺时，为了节省石
料，李宝棠就拿泥胚练手。那时
候，泥胚是要李宝棠自己制的。挖
泥、摔打、阴干、封蜡、烘干……
十几道工序下来，少说也要一个星
期左右。

而这还不是篆刻中最复杂的一
环。

那时，李宝棠才八九岁。对他
来说，刻一方印，最花费时间的是
设计印稿。过去网络不像现在这样
发达，李宝棠只能从工具书中寻找
灵感。这类书大都在 1000页以上，
纸张又厚，随便挑出一本就有几公
斤重。

那时候李宝棠力气还小，为
了读起来方便，他就把所有工具
书都放在床上。他睡的原本是一
张双人床，可慢慢地，工具书占
据的地方越来越多，到最后，留
给他睡觉的地方仅剩三分之一。
在李宝棠的记忆里，小时候，家
里每半年就要给他换一张床，“真
不是我身子沉，而是堆的书太
多，把床压坏了。”

因为这，李宝棠小时候还画过
一幅漫画，名字就叫《新世纪儿童
床》——一张大大的床上，堆满了
他钟爱的篆刻工具书。这幅漫画曾
在报刊上发表，而画中的场景也成
了李宝棠痴迷篆刻的缩影。

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学习篆
刻离不开苦练。篆刻行有个不成文

的规矩：“临不够100方汉印，算不
上入门。”

有人被规矩吓退，也有人埋头
苦练，李宝棠属于后者。他小学还
没毕业就临摹了 100多方汉印，这
习惯直到现在仍保留着。在他心
里，那一方方临摹的汉印就是他创
作的源泉，这和“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是一样的道理。

30年终获认可

篆刻是一门杂学，涉及书法、
美术、设计、考古、石材等许多领
域。“幸亏是自己喜欢，不然的
话，没准儿早就放弃了。”李宝棠
说，他虽然出生在金石世家，但从
小到大，长辈们从未强迫过他一定
要学习这门手艺。相反，不管他小
时候怎样随着性子“乱刻”，父亲
也不阻拦，还会从中找出一两处优
点使劲儿夸。

在这种宽容的环境里，篆刻之
于李宝棠，从游戏变成了钟爱，继

而又让他从中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

在他眼里，篆刻拥有赋予文字
新生的魔力，“篆刻分写意和工稳
两种风格，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表
现方式。不仅如此，因为是对文字
进行再创作，所以即便是同样的风
格和内容，篆刻人在不同的心境下
进行创作，作品也会呈现出完全不
同的意境。”

不过，随着技艺的增进，父亲
的宽容慢慢变成期待，对李宝棠也
越发严苛起来。“长大后就很少能
够得到我爸的认可了，更多的是指
点和鼓励。”直到李宝棠接触篆刻
30年的时候，父亲才真正认可了他
的能力，而彼时，他早已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作品屡次入展全国
性篆刻展。

笨拙奋力且快乐

去年 9月，李宝棠的篆刻工作
室正式对外开放，既招收长期学

员，也提供体验服务，还不定期开
设公益课堂……越来越多的人，尤
其是年轻人，在这里了解并喜欢上
了篆刻。对他们来说，这种体验，
既新鲜又传统。

可当初，李宝棠决定开设工作
室时，不少人提出过反对意见——

“搞篆刻，有张桌子就行。”“篆刻
艺术相对小众，门槛又比较高，初
学者很难掌握。”“运营工作室要投
入大量精力和资金，而回报可能都
没有在家接活儿来得多。”

对于这些顾虑，李宝棠不是没
有考虑过，“篆刻之所以小众，不
光是因为从艺门槛高、需要经年累
月地练习，更因为它和大众有距
离。”

李宝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普及篆刻艺术，他并不奢望每个来
到工作室的人都能成为篆刻家，只
要能让更多人了解甚至喜欢上这门
艺术，就足够了。

经营这间工作室，光是每年的
租金就有 6万多元。此外，李宝棠

还要经常在这里开设公益课，“准
备课件可比篆刻难多了！”

如果没有这间工作室的话，
李宝棠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创作
上，而现在，他搭钱、搭时间、
搭精力……不管怎么看，都是赔本
的买卖。

可李宝棠偏偏不这么认为，他
说，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金钱衡量
的。

一个月前，他在位于南川老街
的凡轩美术馆办了一场书法展，名
字就叫 《曳尾成字》。对于展名，
他是这么解释的：“我一个刻字的
人，却干了写字的事，这让我很有
压力，但之所以能完成所有作品，
全因为书写能使我快乐。哪怕我如
一只乌龟般笨拙且奋力地在泥沼里
拖着尾巴前行，那也是快乐的。”

对于篆刻，他更是如此。

李宝棠篆刻作品《不破楼兰终不还》。

除了篆刻，再没有哪件
事能让李宝棠如此着迷。

在李宝棠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篆刻艺术。


